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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伊健

“分边！好，传球！继续往里突！好
球，进了！”

正在绿茵场上挥汗如雨的他们，并
非职业足球运动员，只是一群热爱足球
进而聚在一起的天津爷们儿。如果非要
给他们一个称呼，暂且叫“追风男孩”吧；
可“男孩”这个名字还是显得稚嫩了些，
场上追着足球、默契配合的主力球员几
乎都是“80后”，已过不惑之年；球队里
年纪最长的球员叫刘大川，是位“70
后”，刚刚过完52周岁生日，他说：“还是
叫我们‘追风老男孩’吧，毕竟岁数摆在
这儿了。”话音刚落，便是爽朗的笑声。

在天津爱足球、懂足球，并把足球运
动渗透进生活里的人可真不少，而社会足
球恰恰是衡量一个地区足球发展水平的
重要指标。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在天津
市足协注册的业余足球俱乐部和运动员
数量呈迅速增长之势。2022年，注册俱乐
部达到100个；而今年仅过去半年时间，注
册俱乐部已增加到132个，注册运动员超
过8千人。当然，还有更多并未注册、但依
旧活跃在绿茵场上的“老男孩”们。

简单又奢侈的幸福
三伏天里，知了整齐划一地叫个不

停，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都会感到闷热，
而这群人却在绿茵场上满场奔跑。他们
对足球到底有多深的感情，外人可能很
难想象。他们说，这叫热爱、这是享受，
享受着“暴汗”与追逐胜利的过程。

当太阳落山时，大部分球员已经各
就各位，他们一边做着热身动作，一边听
着教练员调兵遣将、布置战术。不时又
有队友赶来，他们结束了一天的紧张工
作，放下公文包就赶忙拎起运动装备，随
时准备着加入战队、投入战斗。这些人
来自各行各业，生活上并无过多的交集，
但到了踢球的日子便会从四面八方汇聚
而来。这是属于他们和兄弟的欢聚时
间，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从来没停过。

35岁的齐麟是球队的前锋，被队友
称为“奇迹哥”，6岁时一记“乌龙球”算
是给他的足球生涯开了蒙，小学时曾代
表学校出征，关键时刻两粒进球让他从
“板凳球员”变成了球队的主力。到今
天，已与足球相伴29年了，虽然工作与
它再无关联，但这项运动占据了他业余
生活的半壁江山。

队友们说，“奇迹哥”是在用脑子踢
球，他却说自己已过了运动黄金期，体能
和爆发力都已不如从前，就只能靠脑子
踢球了。但“奇迹哥”这个名字的确名不
虚传，前不久，一场天津与唐山业余球员
的友谊赛上，在比赛进入尾声时，天津队
还以一球暂时落后。这时，齐麟被赋予
重任，他以一记漂亮的进球将比分扳平，
这个进球再次证明了“奇迹哥”的价值。
此刻，曾经在球场上飞奔的那个少年又
回来了，他呼喊着奔向队友们，大家簇拥
在一起，“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又蹦又跳，
还有机会脱下背心振臂高呼，我就倍感
知足。”齐麟道出了心声。

是啊，随着岁月的年轮不断增长，“80
后”已不再年轻，渐入中年的他们，每天面
对工作、生活的压力，难得能有一个值得
他们欢呼雀跃的场景；而绿茵场恰恰能够
给他们带来这份喜悦，这或许就是“追风
老男孩”们留恋赛场的原因之一。

与“奇迹哥”默契配合的队友叫向
宇，今年42岁，他们年龄虽然差了几岁，

但拥有共同的童年记忆，这份记忆是足
球带给他们的。

热爱足球一定源于童年的熏陶，向
宇说：“那时，我们都是在胡同里踢球，
哪有标准的运动场地？更谈不上专业
的训练了，经常是摆上两块砖头就当球
门，俩仨人就能踢，这就是属于那个年
代天津男孩的快乐。”向宇平时工作走
南闯北，他深切感受到天津的足球氛围
的确浓厚。“我之前在外地工作过一段
时间，就把足球放下了，回到天津后，又
赶忙拾起来。”向宇说，“外地球迷同样
爱足球、懂足球，但往往把精力投入到
观看比赛上；但天津人不是，我们是要
亲自站上绿茵场，亲自用脚去触碰足
球，而这座城市恰恰能满足我们的爱
好。”当然，他们也在用行动烘托着这座
城市的足球氛围。

今天，走在津城，很容易就能看到这
样一群奔跑的人，自从认识足球以来，它
就是他们不离不弃的伙伴。从孩提时代
的懵懂，到青春期的热血，再到踏足社会
后的成熟，足球陪伴他们度过了一个又
一个春夏秋冬，也陪着他们历经人情冷
暖。看着场上激战正酣，向宇问记者：
“你能看到我们的幸福吗？”他说：“一群
平日里‘压力山大’的老男孩，每周都能
凑到一起，能够精诚团结，一起追逐胜
利，这个过程让人心生向往。”

当有共同爱好的人能组建一支球
队，当他们能在绿茵场上满场飞奔，当足
球在自己的脚下被打入球门，这就是爱
足球的人简单而又奢侈的幸福。

踢的是球，也是人情世故
“下半场把几个关键位置盯紧了，合

适的时候咱们都轮换一下，各位一定保
护好自己，万万不可受伤。”49岁的郭健
伟既是球队的队长，同时也兼任着教练
员的角色，队友们都听他的指挥，亲切地
喊他“大伟哥”。郭健伟从8岁起开始在
河东体校踢球，40多年过去了，他曾经
身披中国少年足球队的战袍，战胜过其
他国家的同龄球队；年轻时在业余比赛
中也曾扮演着摧城拔寨的角色，并多次
荣膺比赛中的“最佳射手”。盘点起自己
的辉煌过往，“大伟哥”值得队友们信赖。

受益于从小练球，郭健伟很少受伤，
但一年多之前，在一场比赛中，他的右腿
十字韧带撕裂了，自此只好暂别赛场。

暂别赛场对于业余球员来说，虽伤心
却无奈。对他来说，踢球是排解工作压力
的乐趣所在，踢球是生活的底线，在此情
形下再加上伤病的折磨、岁月的侵蚀，这

种无奈是旁人难以体会的。但“老兵不
死，从未凋零”，虽然还在康复期，郭健伟
暂时无法登场，但做好球队的管理、团结
凝聚起球队的力量，是他没有放下的事。

盘点这支业余球队，队员的年龄跨度
达30多岁，既有老当益壮的“70后”，也有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00后”；再看经历，他
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经受过专业训练的运
动员，也有纯业余的“票友”；如何把他们
“团”在一起？郭健伟靠智慧，更靠时间。

争胜，永远是每项体育运动的目标，唯
有胜利才能让场上每一个奔跑的人都有信
心；但对于这些“追风老男孩”来说，比起争
胜更重要的是“人情味”。应了那句话：人
到中年，脚下踢的是球，更是人情世故。

52岁的刘大川是球队中年纪最大
的球员，宽阔的肩膀、匀称而结实的身
材，让他没有中年男人的“油腻感”。但
悄然间，鬓角已冒出的白发，也在提醒他
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今天在场上，刘大川司职后腰，是球
队的“大闸”，干着“擦地板”的活儿，同时
哪个位置缺人，会叫他去“打补丁”。郭
健伟在介绍这位老兄时说：“大川哥的跑
动距离、跑动范围一点儿也不比年轻人
差，他是我们球队后防线上的中流砥柱，
是场上戴着队长袖标的人物。”

对于刘大川来说，这其实是在谦
让。他年轻过，深知年轻人的冲劲，“年
轻人都喜欢往前冲，越靠前才越有进球
的机会，越靠前才越有成就感。但随着
年龄的增长，我的位置也不断往后撤，我
会自觉来到中后场，用意识和经验掌控
全场。”刘大川说。

一边是位置上的后撤，一边是称呼上
的改变，从当年队友喊他“大川”，到后来

兄弟们称呼他“大川哥”，再到今天小队员
称呼他“川伯伯”，刘大川的笑容背后也藏
着一些危机感。他要不停地奔跑，不放弃
任何一次上场的机会。能和年轻人同场
竞技，说明自己还年轻；可回过头来看现
实，也不得不面对自己52岁的年龄。
“我担心给球队拖后腿，担心自己被

年轻人淘汰，担心自己在场上跑不动
了。”刘大川说，“但该来的总会来，这是
自然规律。我只是想让这个时间来得晚
一点、再晚一点。”

说话间，刘大川掏出了他的手机，里
面记录着队友为他拍摄的精彩进球画
面。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刘大川神采奕
奕，那种骄傲的神情像个孩子。他说这
种鼓励推着他往前跑，催促着他跑得更
快、更尽力。

珍惜绿茵场上的幸福时光
一场比赛结束了，球员们拖着满身的

疲惫走出球场，球场上一下子安静了，奔
跑、呼喊、欢笑戛然而止。场地边，球员们
一边擦拭着汗水，一边盘点着比赛中的得
与失。几分钟后，当夜光球场的灯光熄
灭，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本来的角色。

有的人赶忙收拾好装备，赶回办公
室继续加班；有的人则回到家，尽到“好
爸爸”的职责。无论他们是何种角色、何
种性格，至少在足球场上，他们挥洒了足
够多的汗水，也注入了足够多的感情。
如果用一些关键词来盘点这些“追风老
男孩”，逃不过热爱与坚持，也逃不过压
力与无奈，更逃不过幸福与珍惜……在
这些关键词里，最残酷的是“珍惜”。

赛后，刘大川跟记者说：“当年我在
和平区新华路体育场练习田径，那会儿
看着别人踢球就眼馋，总在想中长跑是
一切运动的基础，跑好了就能去踢球。”
但往往事与愿违，踢球只能以“爱好”走
进他及他们的生活，但却是这辈子唯一
热爱的运动。

为了热爱，刘大川坚持长跑，在不踢
球的日子里，他就穿上跑鞋围着五大道跑
圈。当他已迈进五十岁的门槛后，不知道
接下来还有多少次上场踢球的机会。即
使在比赛时受了伤，他也只是自己买点药
水疗伤，仍会珍惜当下每一次奔跑，就是
害怕有一天，他唯一热爱的运动“丢”了。

年龄定义不了人生，反而人生可以为
年龄添彩。天津的“追风老男孩”们用奔
跑的身姿、活力的笑容、豁达的人生态度
诠释着什么叫热爱、什么叫生活，也生动
地讲述着“男人到老仍是少年”的故事。

尽情踢球吧，追风男孩们！
本版照片 本报记者 伊健摄

津城的社会足球有基础、有底蕴，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

绿茵场上的“追风老男孩”

热爱足球的男子汉们聚在一起，为热爱而战。

在看台上，郭健伟（左二）看着场上的比赛场面，排兵布阵。


